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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场:民间文学类非遗活态保护的核心问题

郑土有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 要:民间文学类非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演述民俗场的消失,导致演述活动不能有效进行,
演述能力下降,新的传承人不能养成。在强调民间文学类非遗活态保护的过程中,尽量恢复民俗

场,可能是有效途径之一。有些民俗场尽管不可能恢复,但可以采用“移植”“借用”“再生”的方法,
逐渐培养新的民间文学演述民俗场。

关键词:民俗场;民间文学类非遗;活态保护

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7)03-0020-05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民间文学类遗产无

疑是保护难度最大的,因为它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

承,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改

变,绝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的生存状况堪忧,处于濒

危的状态(当然,其中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呈现出异

常多样化的状态:不同门类的作品生存境遇各不相

同,同一门类的作品在各地、各民族中也具有不同命

运)。在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中,强调传承人的保

护,是完全必要的。与此同时,必须思考的问题是:
传承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养成的。因此,分析研

究传承人是怎样养成的,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养成的,
是保证有效进行传承人保护和培养的前提。如果不

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对传承人的保护就只能是暂

时的,甚至会成为徒劳无功的无效保护。①

  一、民俗场:民间文学“文本”演述的文化

空间

  民间文学的讲唱活动是在约定俗成的场合进行

的。这种场合有的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如庙会、歌
会等;有的没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如劳动场合、婚
礼、丧礼中的讲唱。我们可以将这种场合称之为民

俗场。任何活态的民间文学作品传承都离不开民俗

场,传承人的养育也离不开民俗场。

首先,这与民间文学的特性与功能密切相关。
民间文学是一种口头叙事文学,其载体是口头语言

和肢体语言。它不像书面文学可以在书房里由个人

独立创作完成,可以在私密空间里独自阅读欣赏,民
间文学必须在至少“二人在场”的公共空间里完成,
共时地既要有“创作者”(讲唱人),又要有听(观)众,
否则,就不能完成民间文学“文本”的演述过程。

民间文学具有一般文学的特性,如丰富的想象、
情感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但它又有自身的独

特性,其中之一就是直接或间接的实用功能。例如

劳动号子,就是为了协调劳动节奏的目的,可以起到

直接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像长江下游地区的船夫

号子,可以按照劳动形式分为多种类型,如船上安装

绞盘,通过绞盘拉动船帆的绳索,推动绞盘时唱的号

子称“绞关号子”;逆水行船拉纤时唱的号子称“拉纤

号子”;还有“撑篙号子”“摇橹号子”等。号子的歌词

极为简单,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具有实质意义的语词,
但具有非常强烈的音乐节奏,因为其功能就是协调

劳动的步伐。在那些需要多人共同完成的作业中,
只有众人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才能凝聚力量,完成

相关的工作。如《摇橹号子》通过号子保证船工摇橹

时的频率一致,起到快速航行的目的;捕鱼时的起

网,有时重达几千斤,《拉网号子》起到号令的作用,



  ① 呒:吴方言,没有的意思。

② 厌气:吴方言,无聊的意思。

③ 无锡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编:《无锡县长篇叙事吴歌集》,1987年,第419页。

④ 2003年9月15日笔者采访苏州著名民间文学学者金煦先生的访谈记录。

第40卷 第3期 郑土有:民俗场:民间文学类非遗活态保护的核心问题  

协调众人的节奏。如果没有号子,从业者有时甚至

会有生命危险,如码头工抬扛超重物资时,节奏步伐

稍不一致,就可能伤及工人。经过搜集整理后的民

间文学作品,有的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但在口头演述

中,它们的最初目的却是实用性。如吴语地区的山

歌,明代叶盛在《水东日记》中就曾说:“吴人耕作或

舟行之劳,多作讴歌以自遣,名‘唱山歌’。”“自遣”就
是它的功能。唱歌可以解长时间乘船的寂寞,如长

篇叙事吴歌《小青青》中所唱:
太湖里末呒①船要冷清清,
摇船人勿唱山歌末要呒不劲,
舱里客人厌气②要打瞌 ,
让我来拉开喉咙唱支山歌解解闷。③

如果是载货船,船民手摇船只运输物资,由于速

度慢,需要的时间长,船航行在弯弯曲曲的河道里,
单调乏味,寂寞是难免的。于是,唱歌便成了他们消

遣解闷的手段。如江苏吴江县著名歌手陆阿妹唱的

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就是她跟丈夫经常在夜里

摇船,夜里摇船的时候,两个人非常累,非常困,非常

想睡觉,为了熬夜,就边摇船边唱,一边唱一边编,两
个人越编越长”④。又如,许多地区男女青年唱情歌

是为了谈恋爱找对象,仪式歌是为了配合民俗仪式

的正常进行(如哭丧歌中的经歌)等,所有这些功能

的实现都需要在公共的空间来完成。
其次,民间文学的传承人(故事家、歌手、说书艺

人等)都是在民俗场的长期讲唱过程中逐渐成长、成
熟的。传承人的成长是一个自然而然、循序渐进的

过程。民间文学传承人的养成,没有一套固定、规范

的教与学的模式,是在实践中成长的,通常都是在

“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在“练”的过程中逐渐成熟,
在“争(竞争)”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如在上海郊区

奉贤农村,每到夏天的夜晚,男女老少围坐晒场乘

凉,唱山歌,听山歌。著名歌手朱炳良就经常带着徒

弟到乘凉的场上唱叙事山歌。有许多山歌爱好者就

这样听着、学着、记着,后来自己也成了山歌手。
最后,民俗场的存在与否,决定了民间文学作品

的命运,也决定了是否能够不断出现新的传承人。
即便是在同一文化圈内,处于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外

在环境,由于民俗场的原因,同一门类的民间文学作

品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例如,在江南吴语地

区,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歈”“越吟”到南朝《乐府诗

集》中记载的“吴声歌曲”,再到明代冯梦龙搜集整理

的《山歌》《挂枝儿》、民国时期顾颉刚搜集的《吴歌甲

集》,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

的大量作品,可见该地区民间具有悠久的演唱山歌

传统。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自然状态下的

唱山歌习俗在该地区就已经基本消歇了。至上世纪

80年代进行搜集整理时,许多老歌手已经多年不演

唱,记录下来的是存在于歌手记忆中的歌,而不是存

活于田野的歌。时至今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正

面临着即将消亡的处境。而“赞神歌”在吴语地区民

间的演唱活动仍然传承着。前者为什么会濒危? 因

为演唱的民俗场消失了。后者为什么传承情况较

好? 因为它是在民间庙会期间在庙宇中演唱的,演
唱的民俗场仍然存在。

如果我们对吴语地区三类民间文学作品的生存

状态(见表1)进行比较,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演述

民俗场的重要性。

表1 吴语地区三类民间文学作品生存状态

名称 演述场所(民俗场) 演述动力 传承人情况 目前状态

山歌
劳作场所,休闲场所,歌会(夏墓荡赛歌

会、白茆歌会、南通石港歌会等)
自然状态下演唱的动力消失,目
前主要是政府组织的演出、比赛

自发 的 学 习 者 几 乎

没有,后继乏人
极度濒危

赞神歌
各种庙会,少数民俗信仰活动(如家中

有人生病、连遭不测等)

信仰。每年需要付出一个月左

右的时间,支出相当数量的金钱

(路费和购买祭祀用品)

有少 数 年 轻 人 自 觉

学唱
良好

􀪋􀪋􀪋􀪋􀪋􀪋􀪋􀪋􀪋􀪋􀪋􀪋􀪋􀪋􀪋􀪋􀪋􀪋􀪋􀪋􀪋􀪋􀪋􀪋􀪋􀪋􀪋􀪋􀪋􀪋􀪋􀪋􀪋􀪋􀪋􀪋􀪋􀪋􀪋􀪋􀪋􀪋􀪋􀪋􀪋􀪋􀪋􀪋􀪋

宣卷
庙会,民俗 仪 式(赕 佛、还 愿、生 日、结
婚、丧事、开业、乔迁等)场所

经济利益的驱动,每年有十多万

的收入,也有一定的信仰因素
年轻学艺者甚多 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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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歌的演述民俗场已完全消失,其生存状况最

糟,处于消亡的边缘;赞神歌的演述民俗场仍存在,
但比较单一,基本局限于民间庙宇和庙会,时空限制

较大,但因有信仰因素的支撑,生存状况尚可;而宣

卷的演述民俗场较为多样化,同时宣卷艺人有可观

的收入,激励了年轻人学习的积极性,故传承情况最

好,目前处于繁荣状态。

  二、民俗场的缺失:民间文学面临的窘境

  如上所述,目前民间文学传承面临濒危的局面,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民俗场的消失。

首先,民间文学作品失去了演述的语境。民间

文学是口耳相传的口叙文学,讲唱者没有了讲唱的

机会,慢慢就遗忘了;民众没有了听、学的机会,新的

传承人也就不可能出现。因此,民间文学作品慢慢

走向消亡也就不可避免。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
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产生于东晋时期,已经

流传了一千六百多年。由于梁祝传说具有很强的

“内在张力”,明代以来,梁祝传说就逐渐从江浙地区

向全国各地传播扩散,甚至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

壮族、傣族、白族等都发现了梁祝传说。梁祝传说还

流传到了朝鲜、越南、缅甸、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等亚洲地区,并影响到欧美。为了增加传说的可

信性,不少地方还附会了与梁祝传说有关的梁祝合

葬墓、梁祝读书处、梁祝庙等。但就是这样一则曾经

家喻户晓的著名民间文学经典作品,我们却在调查

中发现,其在口头传承领域已濒危。在浙江宁波梁

祝庙、墓的所在地高桥镇,原先大多数村民都会讲述

梁祝传说,但现在绝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能讲述完

整的梁祝传说。据高桥镇章新华介绍,他自小时就

喜欢听梁祝传说、听梁祝戏,而且善讲梁祝传说,在
当地有一定名气,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就不会讲不会

唱了。据调查,高桥镇旧时民间文学作品主要的讲

唱场所有四个。一是编草帽时。高桥盛产蔺草(当
地称席草),用蔺草编织草席、草帽是当地最主要的

一项副业,以家庭为单位,老老少少都会编织。农闲

时,晚上,女性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边编席草,边讲

笑话、故事,其乐融融。梁祝传说也就在这编织过程

中代代相传了下来。二是田间劳动时,尤其是集体

化生产时,一个生产队的几十位男性,边劳动边聊天

讲故事,讲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三是串门时。四

是村中乘凉、聚会场所,特别是桥头,有些人特别能

讲形形色色的传说故事,当地人称他们是“桥头阿

三”。据梁祝文化公园原总经理虞善来(土生土长的

高桥镇人)介绍,目前高桥镇村民只有乘凉时还偶尔

会讲些新闻和故事,其他三个讲唱场所均已消失。
大部分善于讲述梁祝传说的“桥头阿三”,现在均已

去世。现在,除了在梁祝文化公园工作以及喜爱梁

祝传说的部分年轻人外,高桥镇上的年轻人大部分

都已不能完整地讲述梁祝传说。原先一些熟悉梁祝

传说,能够讲述梁祝传说,现在尚健在的中老年人,
因为长期没有讲述的机会,再加上记忆力下降,讲述

的能力正在快速地衰退,一些原来滚瓜烂熟的梁祝

传说都已经讲不全,甚至完全忘记。高桥镇楼规法

老人,最早记录的《梁山伯指点缸鸭狗》传说就是由

他讲述的,但是我们再次请他讲述时,他已全忘记

了,只得看已出版的整理本,帮助恢复记忆。这种情

况在被调查者中普遍存在。[1](P201~214)相反,由于民

俗场的存在,民间文学作品的传承情况比较好。就

民歌来说,汉族地区的民歌目前大都处于濒危状态,
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俗场(歌会、歌圩)的存

在,传承情况普遍较好。而在汉族地区,也有个别地

区由于民俗场的存在,传承情况较好,如湖北的长

阳、秭归、远安、宣恩、郧西、郧阳等地区,上海郊区的

奉贤、南汇等地,前者有丧葬仪式中请歌手“打丧鼓”
的习俗;后者流行婚嫁、丧葬仪式中哭嫁、哭丧的习

俗。习俗仪式展演的场所同时也是民歌演唱的场

所,从而保证了民歌的传承。
其次,民俗场的消失,必然导致传承动力的减弱

乃至消失。像任何人类的创造活动一样,民间文学

作品的传承也需要内在或外在的动力,或是因情感

的抒发获得精神的愉悦,或是能带来精神上或物质

上的某种好处,如名声和荣誉,甚至获得直接的经济

利益,如旧时在吴语地区农村,会唱山歌的人在农忙

时可以得到更多的雇工机会,得到比别人多的工钱。
而这种传承的动力往往形成于民俗场的演述过程之

中。通过演述,讲唱者的能力得以体现,获得群体的

认同,随之给他(她)带来种种“好处”,然后产生示范

效应,逐渐转变为一种传承的动力。例如,目前吴语

地区的宣卷活动盛行,年轻人不断加入学艺的队伍,
主要是因为宣卷艺人能够赚钱,有可观的收入,经济

因素是其主要的传承动力。又如,在甘肃西和县,七
夕乞巧歌能够传承。除了信仰的动力之外,还有源

自更为现实的动力———解决婚嫁问题。在西和地

区,七夕是少女们的狂欢节。在这难得的时光里,少
女们可以自由自在,尽情欢乐,而歌舞理所当然成为

了她们展示魅力和才艺的最佳载体。才艺展示的目

的除了情感宣泄外,还导向了婚姻。因为这些少女

·22·



  ① 雷海峰:《西和乞巧风俗志》(内部资料),2006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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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或是忙于活计,或是藏于深闺,缺少被人了解的

机会。此时,打扮一新的少女们,汇集坐巧人家中,
唱巧、赛巧、卜巧,成为了大人们关注的对象,他们对

少女们的性格、才艺一目了然,被相中的对象很快就

会有人上门提亲。如杨克栋先生所说,“笔者记得,
建国前西和县城的祈神迎水仪式十分热闹。在各支

迎水队伍出发前,所经过的街道两旁,早就熙熙攘

攘、摩肩接踵地站满了观众。其中,多数人是为了看

热闹,但也有不少的人专为婚姻大事而来。如已到

婚龄而未提亲的青少年男子和他们的父母,此时站

在人群里,专心一意地在队伍中物色提亲对象。已

经提亲而没有仔细看过女方长相的,在媒人的指点

下,也目不转睛地专注着对象的模样。每当有迎水

队伍经过时,街道两旁的观众就互相询问、纷纷议

论、指指点点、评头品足,饶有兴趣地观赏着队伍中

的每个姑娘。在封建礼教禁锢的过去,有些少男少

女的美满婚姻,或许是在这一天首先提起或最终定

下来的。”①少女们展示才艺的过程也是完美展现自

身的过程,她们以嘹亮的歌声和曼妙的身姿尽情抒

发情感,对自身而言,是一种欲望的释放;对旁观者

而言,是一个共鸣和欣赏的过程。因为在乞巧中展

演的是一个特殊的少女群体,所以欣赏会在有意无

意间指向求偶,而求偶是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需求,
是一种源自人类自身繁衍需求的驱动力,尤其是在

中国传统社会中。因此,这种派生于乞巧习俗的功

能,对于当地社会来说,反而是最具实用价值的,各
个年龄段、各种身份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现场,
除了少女外,少女的父母要亲临现场观察女儿的表

现,未婚男性要到现场挑选自己的意中人,未婚男性

的父母要为儿子物色未来的儿媳妇。
最后,失去了养育民间文学传承人的池塘。如

前所述,传承人是在民俗场的演述中不断磨炼成长

的。民俗场就像一个大池塘,传承人就是其中的鱼,
池塘干涸了,鱼就活不了。为什么同一池塘中,水质

相同,食物相同,有的鱼长得快,有的鱼长得慢? 这

主要取决于鱼自身的基因和特性。传承人也是如

此。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民间文学的传承者,但优

秀的传承人是少数,因为他(她)们具备一般人所没

有的特性,如开朗外向的性格、超强的表现欲、良好

的表达能力、优美的嗓音等,而这些优点是在民俗场

的演述中慢慢显现出来的。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

程,没有人为的刻意的因素。
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各级政

府部门都高度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目前,传承人

的保护和培养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进中小学课

堂,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传承人;二是文化主管部门

如群众艺术馆、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

办传承人培训班;三是非遗传承人招收徒弟。这些

培养措施对于普及宣传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事实证明,这种脱离民俗场的

培养模式,从传承人培养的角度而言,效果都不太理

想。因为这种方式是“鱼缸里养鱼”,违背了民间文

学传承人自然天成的养成规律。

  三、民俗场是否可以“恢复”“再生”

  不可否认,绝大多数传统民间文学演述民俗场

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

果。但是,民间文学作品的活态传承、传承人的养

成,又离不开民俗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民俗场

的“恢复”“再生”方面作些努力呢? 从这些年的实践

来看,在某些领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首先,最为理想的方法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尽量恢复民俗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

背景下,一些庙会、传统仪式、歌会陆续得以恢复,在
一定程度上为民间文学作品提供了演述的场所,起
到了良好的效果。如上文所述的赞神歌,在吴语地

区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因为它与民间信仰活动关系

密切,1949年后列入封建迷信被禁止。虽然民间仍

然有少数人悄悄进行,如渔民们届时会将渔船停靠

在偏僻的水域,在船上举行祭祀演唱活动,但毕竟规

模小、参与人数少,更重要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

教育下,信众群体自身也认为这是迷信活动,长此以

往,赞神歌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上世纪80年代以

来,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伴随着民间信仰的恢

复,赞神歌的演唱才逐渐从“地下”走向“地上”,在庙

会活动中公开演唱。直到被认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赞神歌的演唱才步入了正常的轨道。这些年

来,许多地方的赞神歌演唱活动相当活跃,如笔者在

莲泗荡刘王庙庙会调查时发现,每年参与的赞神歌

歌班达十几班,分别在庙宇的东西厢房、庙外水面的

船上以及租借庙外的农家演唱。由此可见,只要民

间文学演述的民俗场能够恢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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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就可以传承。
其次,有些民俗场不可能再恢复,但可以采用

“移植”的方法,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间文学演述民

俗场。如旧时在江苏吴江县的垂虹桥上每年都有赛

歌会,著名歌手赵永明在《山歌勿唱忘记多》中唱道:
“山歌勿唱忘记多/搜搜索索还有十万八千九淘箩/
吭嗨吭嗨扛到吴江东门格座垂虹桥浪去唱/压坍仔

格桥墩塞满东太湖。”在当地老年歌手中相传有这样

的说法:如果要想唱山歌成名,必须到垂虹桥上唱

歌。可见垂虹桥当年影响之大。又如,位于浙江嘉

善县陶庄乡的夏墓荡,水域面积3500多亩,水面开

阔,每年夏天的夜晚,四面八方的乡民都会划着船来

到这里乘凉,然后开始唱山歌,以对歌的形式为主,
谁接唱最多谁赢。歌声此起彼伏,蔚为壮观。时至

今日,这些民俗场已不可能再恢复,但这种赛歌、对
歌的形式,可以引入民众生活以及新的民俗活动中。
目前,各地都十分重视恢复传统的民俗节日、庙会

等,但总体内容不够丰富,充分运用当地的民间文学

资源,哪怕是采用“借用”“组合”的形式,都可以充实

民俗活动的内涵,同时也可以促进民间文学的传承。
如上海市杨浦区南码头街道将旧时的码头号子编排

成节目,在社区组织的夏季纳凉等活动中表演,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再次,利用文化场所“再生”民间文学演述民俗

场。目前,各地都在大力加强群众文化场所的建设,
如在街道社区设立文体中心,在乡村建设文化礼堂

等。讲故事、唱山歌、说书等民间文学演述活动可以

进驻这些场所,一方面,丰富群众文化的内涵;另一

方面,也能促进民间文学的活态传承。例如,“上海

故事汇”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2
年,“上海故事汇”由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上海市

群众艺术馆共同策划创办,群艺馆为“上海故事汇”
提供资金和场地支持,民间文艺家协会提供故事作

品和故事员。截至2017年1月1日,已举办了128
期。创办初期,每双周日下午1点30分在上海群艺

馆三楼报告厅举行,能容纳150人左右。因为深受

听众喜爱,自2013年起,又分别开设了“虹桥故事

汇”“枫林故事汇”“川沙故事汇”“山阳故事汇”“曹路

故事汇”等五个分会场。“上海故事汇”经典的开场

方式是主持人结合时事进行脱口秀,引入开场白及

中间串词,3~4位故事员上台讲演历史传奇、传统

故事、都市传说或新故事,全场讲演使用沪语。除了

台上故事员讲故事,同时也鼓励台下的听众上台演

讲。当“上海故事汇”举办至第100场时,《解放日

报》有如下的报道:“‘上海故事汇’近日在市群艺馆

迎来第100场。3年半时间,众多名家来到故事汇,
讲演300多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观众累计达2万多

人次。……一开张就大受欢迎,几乎场场爆满。”[2]

目前,“上海故事汇”已坚持了近5年,每个场次听众

有增无减。可见,即使是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讲
故事仍然有听众,仍然受民众的喜爱。因此,在社区

文体中心、乡村文化礼堂中引入民间文学演述内容,
应该说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最后,客观地评价民俗表演。目前,在一些旅游

景点,为了吸引游客,往往有各种各样的民俗表演,
包括民间文学作品的演述。如在绍兴、周庄的游船

上,船工会唱民歌,并收取一些费用。事实上,这种

民俗“表演”客观上也能起到一定的传承作用,也可

以培养新的传承人,不失为一种新的民俗场类型。
目前的问题是缺乏引导和指导,表演者的水平参差

不齐,如果能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培训,使之真正了解

当地的民歌,掌握民歌的演唱技巧,并鼓励他们与游

客互动,其效果会更好。
以上是对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中民俗场问题的

初步探讨。民间文学类非遗的活态传承,离不开其

演述的民俗场。这种民俗场在历史上是自发形成

的,今天也有可能自发形成,但从保护传承的迫切性

角度考虑,各级文化部门应该着力培养新的民俗场,
让民间文学在民俗场的演述中获得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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